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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29 日，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天是个周末，去县河办事途中，
我乘坐的面包车被迎面冲来的水泥罐车擦刮，儿子也在车祸中伤了胳膊，和我一
同住进医院。 我从昏迷中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中午了，睁开眼睛，仿佛刚从另外一
个世界走过来，头项、面部，颌下缠满了纱布，浑身上下缠满了各样的管子动弹不
得。 妻子红肿着眼睛，满是恐惧、忧伤和不安。 环望病房，看到亲朋好友一双双担
心的眼神，我知道自己伤得不轻。

这是十六楼耳鼻喉科的重病监护室，对面有一排普通病房。因为我的舌根断
裂，无法与人交流，无聊时爱瞅门口，看人们来去匆忙，来打发我寂寞的时光。 一
位身材矮小，身穿棉衣，头戴鸭舌帽、颧骨上包着纱布的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
每天总有七、八次倚在重病监护室门口向我张望，看护士给我导尿，看亲友给我
喂稀饭。他无语言，只是立在门口边心疼地看我，眼神里流出了暖暖的爱。老人每
天这样无声张望，让静卧在床的我多了几许暖意。

一个星期后，我的伤情得到控制，被转到普通病房。巧得很，我住进了这位老
人所在病房，他显得很高兴：“你命大福大，开头几天你严重得很呐，这下好了，命
保住了。 你好有福气，那么多学生娃娃、亲朋好友来看望你，你贤惠的媳妇，肯定
是个好人……”老人的这番话让我感动。

老人识字，我把想要说的话写在纸上和他交流。他告诉我，他五世同堂，上山
砍柴不幸摔倒，伤了头骨和面部，已在此房间住了一个多月，过几天就出院了。老
人健谈，给我讲他的故事，亲切地称我胡老师，我俩成了忘年交。原本是要记下联
系方式的，他离院时，我在负一楼做 Ｂ 超耽搁时间长，回到病房他已离去。 他留
下一个纸条：“胡老师，坚强，生命是美丽的。 祝你早日康复。 ”

出院两年来，我一直怀念这位老人，怀念他倚在门口无言张望我的身影，怀
念老人语重心长的话语，希望和老人家见上一面，告诉他我战胜了伤痛，登上了
讲台。 也许是我的诚心感动了上天，在茨沟，无意间和这位老人相遇了。

那年深秋，应好友唐姐邀请，我们一行人周末赴茨沟赏红叶、品豆腐宴。茨沟
的红叶成为汉滨区北山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吸引着众多慕名而来的游人，豆腐也
被聪慧的茨沟人民做出了特色。

中午，好友安排我们一行在“王莽山庄”就餐。 在农家乐的院落边，一个身材
矮小，头戴鸦舌帽，弯着腰劈柴老头映入我的视线。我仔细瞧瞧，是他，真的是他，
两年前同一个病房天天给我讲故事、鼓励我、让我忘记伤痛的他。 “老人家，果真
是您，太巧了。”我冲到他跟前喊到。他也认出了我，慌忙撂下斧头，一双泥手在衣
襟上揩了揩，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胡老师，没想到在我家遇到了你，我出院那天，
没等着你，你恢复得咋样？儿子胳膊上的钢板取了没？媳妇也都好吧？ ”我一一作
答。 老人气色尚好，只是比两年前更瘦了。 “不是说回来就不干活了么，咋还在劈
柴？ ”“没办法，农家乐每天接待的人多，娃娃们忙不过来，一年要烧十几万斤柴，
能干一点是一点。”老人放下斧头，相约我在院子坐下。原来“王莽山庄”是老人的
几个儿子开的。 近年，随着茨沟豆腐宴走出深山，一年一度的茨沟红叶节日渐红
火，王莽村也兴起了旅游热，人们喜欢这里的山鸡、猕猴桃、各种土酒，儿孙们瞅
上了这个商机，办起了农家乐，很来钱。

“前一阵子，一起上三线的几个老伙计约我进城住，我没答应。我舍不得王莽
这个地方。空气好，交通方便，进城半天就打转身，我看和城里没啥两样。”老人笑
了。

吃罢午饭，我约老人走走，他欣然同意。我们沿着公路往山顶走，他带我参观
了一脚踏三县的界碑，给我讲了陕南第一红军在此歼敌的故事。 王莽山巅，林海
茫茫，漫山的红叶为莽莽大山披上红色的冬衣。 离开王莽山时，老人塞给我一盒
子核桃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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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水没有颜色，然而千层河绝对是个例外。
我们从安康经高速直达岚皋，沿着岚城公路经杨

家院子、四季镇抵达神田大草原，再沿盘山公路顺势而
下即可至千层河。

一路上，众人谈古论今，笑慰平生，好不畅快。岚
城路蜿蜒曲折，起初并没有什么值得侧目的景色。偶
尔经过的老房子还依稀可见标语， 遇到的老乡便更
少了。 有时候偌大一个院子，也听不到多少动静。 我
坐在车上，不觉有些怀念过去的日子，怀念以前的农
村，怀念乡亲们在田间劳作的场景。 也许，社会进步
的代价就是我们必须学会舍去， 舍去那些跟不上节
奏的东西， 而那些太慢太老的正在悄悄消失的就酿
成了乡愁，时不时把人们最柔弱的神经拽得生疼。

我们越走越远、越入越深，穿过峡谷，翻过群山，
大巴山秋天的韵味渐入佳境。 我们迫不及待地推开
车门，在四季狩猎场附近开始徒步。一座座大山像是
被汉江、岚河灌醉的俊朗少年，满脸通红地向着我奔
跑而来，一头扎进我的眼眸，跳进我的脑海。 漫山的
苍绿、金黄、淡粉、嫣红或层叠相间，或连接成片，或
各据一方， 在五彩斑斓的岩峦之间忽而拂过一阵氤
氲岚气，在最精彩处留白，在最留白处精彩，既成全
了人们“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学需要，也昭示了人
生需要留白的深沉哲思。 我对安康的爱也在这一刻
和烟峰、溪流、树木融为一体，心心相印。

“我们走吧，这里只是前奏，千层河更漂亮！ ”朋友
们把我从自我陶醉的世界里叫醒。回头，九曲盘桓的沿
山公路， 远远地通向远方， 通向迷雾遮掩的另一个世
界。

我们在画廊里绕啊绕，巴山的秋天也跟着海拔的
升降调整着自己的妆容。 车窗缝隙吹进来的风湿漉漉
的带着些许甜意， 不急不躁地亲吻着脸上的每一个毛
孔。时间在这里消逝很快，眨眼间我们就抵达千层河广
场。 不见其人，但闻其声。 首先进入我耳朵的是千层河
下游的流水声，我努力在淙淙、潺潺、簌簌、款款、哗哗
中想寻找一个词语来形容它，却发现几乎都不贴切。或
者，只有经历了世事风雨的人才能听得懂她的呜咽，听
得懂她娓娓道来的故事， 在婉转处中间夹杂着巴人深
邃的歌声。

颠簸百余公里只是为了目睹千层河一眼，当真的
慢慢走近她，我没有了先前的激动，只剩下一颗宁静、
虔诚、澄明的心。千层河就在那里流淌着，或宽或窄，或
急或缓，或静或动，在幽谷、奇石、芳草、茂林的围绕中
层层递进，流水的音阶也随着河床的攀升变换，不停地
演奏着珠玑妙乐。 我们沿着步道而上， 变化多端的飞
瀑、清泉、深潭每经三步、五步、十步即可给人目不暇接
的震撼。人工步道依山就河而建，与大自然和谐融为一
体，金风习习、丹叶飘飘、绿苔盈盈、飞雨簌簌、古木苍
苍，行走其间顿觉人生易老，过客匆匆。

人们都说水没有颜色， 然而千层河绝对是个例
外。 她从不妥协，只在静和动两个极致徘徊，在平坦
低洼处静得没有一丝波澜，在高崖、巨石、险滩或声
如雷霆，或跳荡若奔，或絮浪翻腾；一时清澈无瑕，一
时洁白如玉，一时绿如翡翠。 总的来说，千层河是白
色的，千层万叠无穷尽，肤如凝脂，身似白练。 当然，
秋叶也红得各有次第，朱红、嫣红、灼红、绯红、殷红、
幽红、银红各自占领着自己的阵地。黄色、绿色、褐色
也不甘示弱地较着劲，填充着秋天最初始的基底。晚
秋的小径、河岸、林下落英缤纷、色彩斑斓，最有诗意
的是水与叶的结合，像尽了纷纷扰扰、摇摇晃晃的人
间。红叶是一颗凡心，有的静若禅僧，有的随波逐流，
有的犹豫盘桓， 但我们人终归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航
线，一丝不苟或者漫不经心地启程、爬升、翱翔、降
落。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了父老乡亲们浪漫的情怀，
不清楚他们何时给这里的每一个深潭都起了有趣的
名字。友人边走边对我喊出来，黑龙潭、白龙潭、日月
潭、猪槽潭、跳鱼潭……大家听得云里雾里，却也乐
在其中。

一路走走停停，我们完完全全地沉浸在巴山的怀
抱，无案牍劳形，无丝竹乱耳，身心俱静、宠辱偕忘、怡
然自得。如果说大自然给了安康秋天十分姿色，千层河
必定占了三分，而且是精华中的精华。朋友说有人称千
层河是“小九寨”，我却不以为然，如同别人称呼安康是
西安的“后花园”一样甚至有点反感。我就是我，为什么
是别人的附庸，是别人的影子？我始终坚信造物主是公
平的， 她给了我们这方神奇山水便给我们生生不息的
资本。

乘兴而来，兴尽而返。 看着日夜流淌的千层河，我
再次陷入沉思。 她的每一个水纹里都篆刻着大巴山和
安康人的基因密码，也书写着对四海游子的深深眷恋。

寒露过后，一场雨带来气温骤降，安康城区香溪路两旁林
立的桂花树一夜之间想开了。 和许多人一样，我等这片花很久
了，好像桂花不开，就如大餐未上，秋天的程序便没有走完。

桂花树四季常绿，香远溢清，又有“双桂当庭”“蟾宫折桂”等
美好寓意，安康人甚喜桂花，河堤上、花园里、路两旁、农舍前、居
民小区随处可见。 一株株桂花树枝叶繁密，精神抖擞，花开虽小，
却能散发动人心魄的香气，特别是每年九、十月份，一夜花醒，高
光全开，满城飘香，风里带着香味，衣服上、头发上都是香味，或清
香沁脾，或浓香馥郁，空气中就会统一成一种香气，令人醉在其
中。 城区香溪路两侧栽植着上百棵桂花树，枝干挺拔，亭亭如盖，
到了开花季香气密集，路人如掉进一口香薰大缸，在花香里穿行。
一簇簇花开繁茂，有的隐藏碧叶中，有的兀自探出几支，各显精巧
可爱。园艺匠人很用心，以丹桂和金桂两个品种间隔栽植，花开两
色，错落有致，既不单调也不繁杂，既独立生长又相偎相依。 我上
班途中、 中午休息时间顺便饱赏了从花苞初萌到花谢花落全过
程，大约持续十天左右。

花开有信，这桂花开得热烈，开得浪漫，千百年来应时而
开，恒久不变，曾开在皇家园林，也开在农家小院，开在诗人窗
前，开在游子心间，开在柳永“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繁华里，
开在白居易“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的回忆里，开
在唐诗宋词的典籍里， 也开在了香溪路蓝天白云映衬下幸福
安康的美好期许里。 窗前的四棵桂花树，平常枝繁叶茂区别不
大，到了开花季却看出品种不一，各表一树，金桂金黄繁盛、丹
桂橙红富贵，银桂淡白清新，月桂娇小雅致，形态色调既不千
篇一律，香气却又浑然一体，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君子和而
不同”在这方天地里也得到印证。

一场秋雨一场寒，待到花期已过，花瓣簌簌落下，香味顿
减，繁华落尽，戛然而止，潇洒退场。 我尤爱桂花爽朗率真的个
性，花开稳稳妥妥，花谢干脆利落，有诗为证：“暗淡轻黄体性
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儿子，卧铺车票退了吧，别花冤枉
钱……”

“不成不成， 路上将近 30 个小时，
长途奔波你们扛不住! ”因为要急着去
开会， 便匆忙挂断了母亲打来的电话。
母亲身体不适有些年头了，被反反复复
的头痛折磨得寝食难安，吃药多年也不
见好转，让人很是揪心。

苦于县城医疗资源受限。当地医生
建议转诊去省会三甲医院，母亲觉得去
大城市花费太大，儿子参军在外，自己
年纪大了也弄不清就诊流程， 网上挂
号、电子支付都成问题，所以母亲的病
一拖再拖。

年初， 我邀请父母来一趟部队驻
地。 一是计划带着母亲到军队体系医
院，请专家好好诊断一番，再者可以陪
着二老在附近转一转，散散心。 考虑到
路途遥远 ,便买了两张卧铺车票，没承
想把父母心疼坏了。打好几通电话恳求
我退票， 意思是跑这一趟大几千就没
了，血汗钱不该这么花。

“退不了啦，何况妈的病耽误不得，
该花的钱就不能省! ”我实属有些无奈，
语气中带着些许责怪。

“哎……” 电话那头， 父母叹了口
气，便不再说话。 毕竟，儿女大了不由
娘，我想他们应该也妥协了。

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 挂完电话，
他俩就踏着积雪，冒着严寒，硬生生跑
到十里地外的火车站，费尽周折地把卧
铺车票给退了，换了两张无座车票。

出发之前，他们才小心翼翼地告诉
我。 当听到这个消息，脑海中浮现起二
老拥挤在绿皮车厢里， 内心不是滋味。
事已至此，除了叮嘱他们到站别忘了下
车，等着我来接，已别无他法。

凌晨四点，车站大厅过往旅客依旧
熙熙攘攘，我远远地瞅见了穿着藏青色
外套的父亲， 他手中提着黑色行李包，
静静地倚着出站口旁的那根石柱，母亲
站在父亲身边， 不停地向四周张望，眼
神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焦急与期盼，在
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她的身影显得愈发
单薄而憔悴。

“儿子接咱来啦！ ”当我走近时，母
亲看见了我疲惫模样，赶紧用胳膊碰了
碰身旁的父亲，先是露出笑容，紧接着
眉头紧锁，眼神里满是心疼。 父亲扭过
头打量着我，而我也回头看着他们。

此刻， 我发现父亲已有好些白发
了，我又看了看母亲，即便她体面地染
了黑发，也依旧掩盖不住满头的白色发
根。 父母真的老了，他们依旧是我的温
馨港湾， 却再也不是坚不可摧的城墙，
人生几十年的光景，花开花落，人聚人

散，父母子女也免不了在岁月的长河里
慢慢分离。

我出生在陕南农村，小时候，尽管
家里日子拮据， 但父母未曾亏待我分
毫，节衣缩食支持读书，盼着有朝一日
能走出大山。

何曾想过 ，人生的转弯往往就在
不经意间。 那是一个微风吹拂的夏日
傍晚 ，我慵懒地走在洒满橘色阳光的
街道 ， 一张征兵海报引起了我的注
意。 上面印着“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
后悔一辈子 ”的宣传语 ，让我联想起
唐代诗人李贺的那句诗 ：男儿何不带
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 彼时的少年
心中升腾起万丈豪情 ， 瞬间热血沸
腾 。 因为是家里的独苗 ，亲朋好友知
道后 ，纷纷劝我学业那么优秀其实有
更坦荡舒适的路可以走 ，父母与我坚
定地站到一起，只说了一句 :让孩子自
己决定吧。

当年秋天，我胸戴大红花，如愿踏
上军列。 火车启动时，送兵现场鼓声震
天响，车窗外围观的群众欢呼雀跃让我
眼花缭乱，只有父母独处一隅，怅然若
失，在人声鼎沸中显得无比落寞。

戎装十余年 ，回家探亲的日子屈
指可数 ，跟着部队走南闯北 ，总是奋
不顾身冲在任务一线 ，我沉浸在精忠

报国的荣光中 ，然而留给父母的却是
无尽的担忧和牵挂 。 那次任务期间 ，
禁止任何人携带和使用电子通信设
备 ，而这一去即使顺利 ，也可能要小
半年 ， 这杳无音信的长时间失联 ，势
必会苦了父母的心。

“爸妈， 我要出个差， 近期不再联
系,勿挂念!”我不得不含糊其词，出口相
告。 父亲立刻听懂了我的欲言又止，叹
了一口气， 然后沉思片刻， 慢慢地说:
“儿子别怕，到时候勇敢点，服从组织安
排，保家卫国咱光荣。”凑在电话那头的
母亲声音也已经哽咽， 轻轻啜泣两声，
但依旧不再说什么了。

父母的爱虽无声，却滚烫。 任务结
束后，喜讯飞回家乡，我把军功章交给
父亲，他急忙呼唤母亲，两人颤颤巍巍
地走到阳台明亮处，布满老茧的双手轻
轻捧着送到眼前，那昏黄的眼珠里闪烁
着骄傲的泪花。

天渐渐破晓，黎明的曙光缓缓揭去
夜幕的轻纱，淡青色的天空上，镶嵌的
几颗残星明明灭灭。滴滴滴!突然，车站
外几声短促有力的汽笛声，把我从混乱
的思绪中拽了回来， 我咬了咬嘴唇，憋
住了眼眶里打转的泪水，顺势接过爸妈
捏在手中的那张无座车票，紧紧牵住他
们的手，笑着说：爸妈，咱回家！

岚皋县佐龙镇的蜡烛山，宛如一根天然的巨烛，屹立云端，披星戴月。它似苍
穹下的定海神针，守护着绵延苍翠的巴山和岚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
巧夺天工的奇观，令人叹为观止。

犹记十年前，满怀好奇与憧憬，我搭乘户外驴友团的车，沿安岚二级公路疾
驰。 车停在蜡烛山脚下，我急忙摇开车窗，只见一胖一瘦两位“老驴”，一边吆喝，
一边冲到最前面。 他们身上背着沉重的行囊，腰间挂着粗绳索，手里握着铁丝圈
和虎头钳……后来得知，他们是驴友团的野外探路者，称作“领队”，此外还有“收
队”“护队”等，户外驴友团俨然一个有模有样的民间组织。

亘古的蜡烛山，被郁郁葱葱的绿植包裹得严严实实，若隐若现的羊肠小道几
乎踪迹难觅，犹如一条通往神秘世界的暗道。老驴、新驴们纷纷猫起腰，小心翼翼
地拨开刺丛，在山林间窸窸窣窣地穿行。 浸透衣衫的汗水，滴落在脚下沙沙作响
的落叶上，仿佛在窃窃私语。征程充满艰难险阻，两位“探路者”都挂了彩，我们在
疲惫不堪中感受着大自然馈赠的清新气息，领悟了野奢的别样意趣。

登上峰顶，触手摸云，莫名涌起“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势。 俯瞰脚下的壮丽
景色，所有的畏惧与恐慌，瞬间随风消散。回望沿途，陡峭的山坡，崎岖的山路，每
一步都充满挑战，眺望远方，每一帧画卷都惊险而奇幻。

弹指一挥间，十年已逝。 邀朋约友再次拜谒蜡烛山。 或许是加长版伏天的缘
故，热得让人一见山腿脚发软。 好在旅游项目开发了仿生云梯，右拐左盘连接峰
尖。 一路上鸟语花香，凉风袭来，令人心旷神怡，舒坦无比。 路的确比以前好走了
许多，精良的装备几乎成了累赘。我们快步登上云台，熟悉的景色跃入眼帘。极目
云海，浩瀚的云海如梦幻般美丽，恍惚让人置身仙境。

洁白云絮，漂浮眼前，我屏住呼吸，不敢大口喘气，恐惊天上人。 棉絮般的云
婀娜摇曳，缓缓靠近峰峦，轻轻亲吻翠竹，与蜡烛峰缠绵。 对面的莲花峰，如华山
般刀砍斧劈，雄伟险峻。 静静流淌的岚河，宛如一条蓝色丝带，波光粼粼，美不胜
收。

蜡烛山山形未变，山境却在悄然改变。 变化一，凿山开洞，遇壑架桥，山腰上
多了一条高速路，为静默的山水增添了一抹现代气息；其二，通山路多了一步登
天的“云梯”，天堑化为坦途。蜡烛山，这座大自然的杰作，见证着时光的流转和人
类的发展，它将继续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去探索、去感悟、去沉醉在那无
尽的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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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八仙镇位于平利南端，华龙山下，这里四季
云雾缭绕， 景色如画， 相传八仙四海云游时迷恋此
地，在此修仙炼丹，故得名“八仙镇”。 这里不但景色
优美，而且人勤劳聪慧，什么桑叶、花椒叶这些常见
的、容易被人忽略的树叶在八仙人的手中，都能变成
餐桌上的美味。

八仙的美食在安康很有名， 以八仙命名的餐馆
不少，最有名的当数香溪路的“八仙会馆”。 我曾多次
在这里品尝八仙美食，我的最爱，还是八仙洋芋。

还未到八仙， 我就对同座的云芳说：“我要吃八
仙的洋芋，最好能买一些带回家。 ”我对洋芋情有独
钟，酸辣洋芋片、洋芋丝、腊肉或鸡肉炒干洋芋片、腊
排骨炖干洋芋、洋芋拌汤、洋芋面片、洋芋米饭、蒸卤
面、烧洋芋，都是我喜欢的。

洋芋和小麦成熟时间差不多。 记得小时候，每到
麦子和洋芋成熟的时候，我就会和姐姐一起，端一大
盆洋芋在村旁的小沟里洗洋芋，沟里上上下下，有不
少和我一样半大不小的孩子洗洋芋， 一张张开心笑
脸像新嫩的洋芋一样可爱。 回家母亲用葱姜大蒜炒
了洋芋，然后不是洋芋拌汤就是洋芋面片，有时，也
会给我们包洋芋素饺子。 那天然的、新鲜的麦香和洋
芋香真的是美味无比。

小时候，以为天下的洋芋都是一个味，直到有一
年， 父亲让在平利工作的堂叔给生产队买一些高山
洋芋种， 当时买的就是八仙洋芋种， 所以记得这么
牢，是因为夏夜乘凉时，听大人们讲过八仙的故事，
当时觉得既新奇又充满了幻想， 神仙居住的地方该
有多美啊！ 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去看看。 从高山
下来的洋芋，来到土质肥沃的月河川道，一个个长得
圆滚滚、鼓囊囊的。 那一年，洋芋大丰收，也才知道，
同样叫洋芋，味道却大相径庭。 八仙洋芋软、糯、面、
甜，炖汤、做饭、烧烤，味道更佳。

我最拿手的就是酸辣洋芋丝和洋芋拌汤。 办公

室同事曾笑话我：“你请客，就给他们做洋芋宴。 ”
进城后，农家自产的洋芋都难碰到，更别说八仙

洋芋了。 超市里的洋芋个头虽大，但味道和八仙洋芋
相差甚远。 有一次，我因为忙，让先生去买菜，先生挑
了几个像小枕头一样大个头的洋芋，一刀下去，不但
切不离，而且能感到那种涩，刀都抽不出来，忍不住
边切边吵，炒出来的洋芋丝不出意外地难吃。 一向不
挑食的先生也说，这个洋芋还真不好吃！

后来，发现堤头边有个卖洋芋的，说是八仙的，
卖得很霸道，塑料袋装好，或五斤或十斤，不许挑，少
了也不卖。 我辨不出真假，看买的人多，我也加入其
列。 其实，我是没指望买到正宗的八仙洋芋的，对里
面夹杂的个别坏洋芋也不介意， 只要比超市里的外
地洋芋好吃就行。 去年，请同事小聚，同事说她朋友
给她带了八仙洋芋，问我要不要，若是其他，我肯定
说不要，一听是心心念念的八仙洋芋，满口答应。 另
外两个同事一听，也要见一面分一半。

这次参加的“和美乡村·茶乡平利”采风活动，来
到了八仙镇，既圆了儿时的梦想，也吃到了正宗的八
仙洋芋。 面对满桌的美食，我对那盘炸的外焦里嫩、
香面软糯的洋芋频频光顾， 又怎会少了腊猪蹄炖洋
芋呢？ 一顿大快朵颐，本已吃撑了，面对眼前的洋芋
米饭，又忍不住吃了一个洋芋。 唯一遗憾的是，因为
行程紧凑，没有买到八仙洋芋。

这个遗憾不能错过，和云芳聊天时，听她说有一
个八仙老乡的联系方式， 她吃的洋芋就是买那个老
乡的。 我要了联系方式，老乡说洋芋还在山上，问我
自己拿还是快递？ 我说快递。 想到送一趟不容易，就
多买一点，自己吃不了可以送人，这绝对受欢迎。

八 仙 洋 芋
汉滨 卢慧君


